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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红梅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四十五分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家人接到通知到金堂殡仪馆，监狱方直接火化后，把骨灰让家属拿回了家。


十二月二十五日，严红梅家人到金堂监狱二零一医院见到严红梅，她全身已经浮肿，监狱还是不给予办保外就医，拒绝放人，“理由”是其居住地的社区——成都市金牛区沙河源街道泉水社区及户口所在地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街道大湾社区不接收，说严红梅是政治犯，比杀人还严重。


监狱医院称严红梅死了也只能在监狱就地火化，不能把尸体拉走。


严红梅女士是成都市天回第二实验小学校美术教


师，因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播放《九评》光盘，被学生家长诬告。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天回镇派出所及专案组的人，到严红梅家将她绑架，并抢劫走一些真相资料及神韵光盘。


据悉，金牛国保为了凑“证据”，竟然将严红梅的学生找来，一个一个挨个询问，让七、八岁的孩子指认自己喜爱的老师有罪。


二零一五年三月七日，金牛区法院对严红梅非法庭审，法官王萍（女）于三月十一日对她宣布判刑四年。严红梅不服，于三月十四日提交了上诉状。严红梅的二审辩护律师多次到成都中院要求阅卷，却被告知，没有这个案子。当律师再次询问时，中院说再查一下，就没有音讯了。律师事后才得知，中院已将该案宣判结案。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严红梅就脱离了修炼环境，二零一一年左右重新走入大法修炼，她与丈夫感情很好，（转下页）

















【明慧网】四川省崇州市羊马镇法轮功学员胡霞（五十五岁左右）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早晨五点被成都女子监狱迫害致死，遗体已经被火化。她女儿去把骨灰盒拿回来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导致胡霞的亲人反目，家庭破碎。胡霞一个人过着清苦的生活，然而崇州市羊马镇政府、派出所、社区、新津洗脑班的中共人员还不放过她，不但多次到胡霞住处进行威胁、录像等骚扰，并且还将其前夫叫来，威胁、殴打胡霞。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八日，胡霞在自家开的铺面，被崇州市羊马镇派出所绑架，非法抄走了打印机一台、电脑一台、大法的书还有真相资料。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被崇州市法院非法庭审。


二零一六年五月左右，胡霞被劫持到四川龙泉女子监狱，不为高压、恐吓所动，拒绝在“四书”上签字“转化”。杀人犯、牢头姜利（音）在恶警指使下，在监室里将胡霞闷水。姜利命几个被监管的刑事犯抓住胡霞的头发、胳膊，把她往盛满水的大塑料桶里闷。然后又推倒在厕所里暴力殴打（那时厕所还没有摄像头）。


胡霞全身是伤，被打得已经站不起来了，姜利还照胡霞的腿一阵猛踢。胡霞高喊“法轮大法好”，姜利与在其他犯人就用内裤野蛮的塞进胡霞的嘴里，胡霞的门牙被弄掉一颗。胡霞被弄到监室门口淋水，从头淋到脚，全身湿透，说是“灌顶”，等衣服稍干又淋。五月份天气还很凉，湿淋淋的胡霞被强迫坐在小凳上，坐在四楼过道当风处挨冷受冻。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日左右，胡霞狱中反迫害，抵制参加每周集体洗脑，不写揭批，监室在押犯奉命找茬说她炼功，狱警冲进监室，大嚷：马上报材料，加刑。胡霞被弄到办公室铐在没人看得见的窗户护栏上，外面有人听到里面发出噼噼叭叭的声音，随后胡霞被弄到六楼严管折磨。


胡霞的棉被、垫絮及衣服一定全湿了，或者血迹斑斑。那么冷的天，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胡霞被转到六监区，躺着不能动了。有曾接近过胡霞的人悄悄透露说，胡霞身上穿的那件黑色的毛衣，领口、胸口全是血，小臂、手背、挠出很多血痕，自己挠的。不知胡霞是否被注射了有毒药物。二监区一狱警就曾对一法轮功学员说：不“转化”，硬是要给你打不明药物的哟。后来有人到医院看见胡霞躺在医院里，戴着眼罩。◇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凉水





中共酷刑示意图：水缸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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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





【明慧网】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外语系女教师蒋利，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被非法抄家并绑架，关押至今已一年多。


蒋利女士一九六六年出生，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 


因给学生讲真相，蒋利于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家被学校所在地的成都高新西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十一月二十六日，蒋利被转成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在成都看守所，十二月九日被高新区分局非法逮捕。


蒋利被非法关押至今已一年多。虽然检察院多次退侦，但办案单位拒不放人。


在这场长达十八年的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的迫害中，蒋利女士二次被绑架、非法关押看守所，二次被非法关押劳教所，二次被非法关押洗脑班，以及来自原工作单位内江师院名誉上、经济上的各种打压迫害。她丈夫、孩子长期在恐慌、担心的巨大压力下过日子；她父亲一夜间白头。


在被非法劳教期间，内江师范学院扣发蒋利所有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基本生活费）共计约二万元。


二零零七年两会前夕，内江师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高宁，外语系书记林俐，人事处副处长邓小来，保卫处张桃元等三车人马追到成都，骚扰蒋利的先生上班，骚扰她儿子上学，蒋利被迫辞职。校方不敢以修炼法轮功的理由，却以合同期未满，处罚不足服务年限违约金一万二千五百元，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多，以奥运为由，内江师院保卫处处长陈大良，东兴区国保警察等到蒋利家将她绑架至内江煤技校洗脑班，非法关押二个多月，期间殴打辱骂，关单间，不得出门，不得家人接见。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蒋利因贴“法轮大法好”被成都青羊区汪家拐派出所绑架，用铁链子铐在刑讯凳上一整夜，非法拍照、取指纹，禁止上厕所。四月三十日被劫持到资阳二娥湖洗脑班任意监禁；长期关在房间，不得任意出入；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书、影像，洗脑迫害三个多月。家属还被洗脑班勒索一万六千元的生活费及二个陪教人员的工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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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除夕的—邪门











2001 年1 月23 日，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发生自焚事件。仅两小时，公安尚未调查，中共就发布新闻定性为法轮功所为。一星期后，央视反复播放自焚录像煽动民众的仇恨——但录像却破绽百出。


刘葆荣大喝汽油不中毒真是邪门，新华社最初没有报导过刘葆荣。但一周后，刘突然现身央视——


刘葆荣自称在天安门广场喝了半瓶（大雪碧瓶）汽油。据医学资料，口服汽油每公斤体重7.5 克即致人死亡。喝半瓶汽油换别人早当场呕吐或昏厥了，她不但竟没有中毒，反而“清醒”了，放弃了自焚。焦点访谈上刘葆荣还说：“元神走了，肉身留下，变成舍利子。”这也不是法轮功的内容，她这么外行，怎能是法轮功学员？◇














（接上页）但二零一二年左右丈夫迫于压力与她离婚。严红梅丈夫虽然与她离婚，也到监狱去会见她。


严红梅在成都龙泉女子监狱遭严重迫害。据消息，一次严红梅在车间炼功，被人发现，警察知道后，就把她捆绑起来迫害，不准她洗澡，警察田丽发现她洗澡，马上将洗澡盆踢得很远。监狱里的奴工劳动任务很重，早上七点半出工，晚上七点收工，完不成任务，就坐监规，九点半，十点半，十一点半。


严红梅被迫害出现癌症，二零一七年九月二日就住进监狱医院，地址在金堂监狱二零一医院。能见严红梅的只有她父母、女儿、前夫。


成都女子监狱的前身叫川西女子监狱，后改名成都滨江监狱，二零零七年更名为成都女子监狱。二零零三年五月从雅安市芦山县洪雅苗溪劳改农场搬迁至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龙洪路二百号，是四川省关押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毒打、电击、吊铐、背铐、布带捆绑、野蛮灌食、药物迫害、针刺、撞墙、关禁闭、冷冻、曝晒、罚站、罚坐军姿、强制验血、剥夺探视权及生活虐待等等折磨。


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六月，成都女子监狱前后共计关押女性法轮功学员一百零九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遂宁市大英县七十六岁的胡延顺；最长刑期为十二年（乐山市的罗芳、西昌市的高德玉）。成都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祝艺芳、陈世康、黎孟书、李玉华、何朝芬等迫害致奄奄一息，导致她们回家不久后含冤离世。◇














